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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摘要：香港在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中的論文密度排名世界第4，「知識及科技產出」卻只排第
30。文章指出，香港已建立由公共資金和大學支撐的研究基礎，但企業的研發投入及參與仍須加
強。企業應從研究初期便與大學共同選題，把客戶需求、成本、生產及市場要求帶進研發過程。
公營機構和服務業可提供首批應用場景，並建立由試驗通往正式採購的清晰路徑；香港亦可結合
「深圳—香港—廣州」創新集群的能力，推動試產、生產及海外市場拓展。政策應在保障基礎研究
空間的同時，重視企業共同投資、產品採用、重複訂單，以及科研帶來的持續收入和職位。

香港的科研發展，有一個值得追查的謎題。過去20多年，本港研發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（GDP）

比重，由1998年0.43%升至2024年1.13%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（WIPO）2025年「全球創新指數」

（GII）顯示，按經濟規模計算，香港發表的科學及技術論文數量排世界第4，但在「知識及科技

產出」只排第30。

本港論文表現突出，為何其他知識及科技產出未能同樣突出？新加坡的表現令這個問題更加突

出。同一指數中，其論文密度只排第36，遠低於香港，惟「知識及科技產出」卻排第7。星洲的

創新優勢，出現在發表論文後的環節：其中「知識影響」排第2，「知識傳播」排第4，高科技製

造排第1，高科技出口排第4。

我們不妨看看一個研究從大學走向市場的過程，每個環節需要什麼，答案便逐漸清楚。本港大學

有能力發表論文和原型，但到了驗證、採購、生產和銷售環節便停下來。

發表論文之後 科研停在哪裏

GII並非科研轉化率，不能用名次推算研究成敗。不過香港「知識創造」排第22、「知識影響」

排第34、「知識傳播」排第56，顯示論文以外的環節表現並不均衡，專利、高科技製造、知識產

權收入和高科技出口等指標均相對遜色。

假設一所大學研發出一部輔助診斷裝置，論文證明方法有效，原型也能夠於實驗室運作；接下來

醫生要驗證臨牀準確度，醫院要衡量工作流程、價格和維修成本，產品也要符合審批要求。若測

試後需重新設計，誰投入下一筆資金？倘產品通過試驗，誰決定正式採購？

這些問題已超出科學研究本身。研究團隊能證明技術可行，卻無法代替企業和用家做這些決定。

香港科研成果難以轉化為實際應用，問題正正在於，研究成果與後續產品開發、驗證和採購之

間，能否有效銜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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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交出成果 企業尚未成為主角

公共資金和大學是香港研發的重要支柱。統計處數字顯示，2024年本港約56%研發由高等教育機

構執行，企業執行約39%；按資金來源計，政府提供約57%，本地企業約38%。這個結構，成功

支撐了香港學術研究優勢。而且本地公共投入不算低，按上述數據推算，政府出資研發約佔GDP

的0.64%，與美國2024年聯邦政府的0.63%估計值接近；香港本地企業出資則約佔0.43%，美國企

業為2.54%。這顯示企業投入是香港尤其需要加強的一環。

不過大學研究不能取代企業，因前者通常由學術問題推動，企業則要考慮客戶需要什麼、產品能

否量產、價格是否可接受。企業的作用不是替大學成果「找用途」；真正參與研發的企業，不會

等到原型完成後才考慮這些問題，而會在研究初期便把規格、成本和市場帶進來，與大學共同決

定哪些問題值得解決。

企業參與較少，也可能跟產業背景有關。本港傳統製造業以輕工業為主，競爭力可以來自成熟技

術的應用、工藝和成本管理，未必依賴大量自行科研。要擴大企業研發參與，便要讓企業看見研

究與自身業務的關係。

當然，香港企業的參與已有增加。1998年，工商機構執行的研發約佔29%，現已升至39%，但其

參與仍需大幅提高。相比之下，2024年內地企業執行的研發佔全國總額77.7%；新加坡2023年的

企業研發開支約為公共部門的1.87倍。三地產業條件不同，比例不能直接比較，惟能夠解開最初

謎題的一部分：論文密度主要反映大學研究能力；產品、收入和出口，則有賴企業、客戶及供應

鏈。香港已增強前一套能力，後一套能力卻成長得較慢。

香港真正稀缺的 是願意購買科研的企業

企業不接手某個研究，往往有實際原因。香港市場有限，完成原型後仍需支付認證、試產、銷售

和售後服務成本。企業若看不到客戶，便難以投入下一階段；產品尚未完善，客戶又不願採用。

第一個客戶可打破這個死胡同。它不止帶來收入，更令產品接受真實使用的檢驗、提出修改要

求，並累積下一個客戶判斷產品是否可靠所需的紀錄。

公營機構尤其適合提供首批應用場景，但本地研發產品仍要公平地比較安全、效益和成本。關鍵

是試驗開始前便訂明成功標準和決策路徑：產品達標後，誰決定是否採購？預算來自哪裏？倘不

採用，問題出在技術、價格還是工作流程？

沒有這些安排，試驗容易成為終點。產品完成展示，計劃宣布成功，團隊卻仍沒有客戶。

去年香港有5221間初創企業，這反映創業活動增加，卻未能說明多少企業取得第二、第三張訂

單。成立公司代表有人願意嘗試，而持續取得訂單，才更能反映產品是否獲市場接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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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業可以成為科研的買家

2024年本港服務業佔GDP約93.6%，因此科研需求也應從現有服務業尋找——銀行要辨識詐騙、

醫院要改善診斷和病人流程、物流公司要減少延誤、物業管理者要節省能源。這些業務需要，都

可成為應用研究的起點。

企業參與科研，不限於製造科技產品，也包括與研究人員共同開發適合自身業務的方案。企業和

公共機構若及早提出問題、提供測試場景，並共同評估成效，用家便由研究末端的「潛在買

家」，變成研究起點的「出題人」。

把本地需求接上大灣區能力

有了需求，企業仍要考慮開發產品所需的能力：哪裏可驗證技術、製作原型和試產？能否找到合

適供應商？倘每個環節都要自行建立，成本和風險便可能超出企業承受範圍。這正是區域合作可

發揮作用的地方。

香港有地理優勢可利用。2025年WIPO把「深圳-香港-廣州」列為全球首位創新集群，排名涵蓋

國際專利申請、科學論文及創投交易。因此，香港不需於所有技術領域建立完整產業鏈，例如企

業可結合香港研究和設計，在深圳或東莞尋找試產及生產伙伴，再共同開拓市場。合作若由需求

和研發初期開始，便有機會及早考慮材料、工藝、成本、量產要求，可減少完成原型後才重新調

整的需要。

對香港而言，更值得思考的是如何爭取在分工中累積核心研發、知識產權管理、產品管理和銷售

等能力。跨境生產倘能夠帶動本地企業發展，仍可創造收入和職位；若後續投資與業務全在外地

形成，香港便難以充分分享成果。此外，本港的國際商業聯繫和對海外市場需求之觸覺，可助內

地科企「走出去」，香港金融和法治優勢也可幫助內地科企吸引海外資金。這些也是香港在「深

圳-香港-廣州」創新集群可以發揮的力量。

從科研資助 走向強化企業科研需求

2024年香港研發開支佔GDP的1.13%，仍低於2023年新加坡的約2%和2024年中國內地的2.69%。

香港仍需投資人才、設備和長期研究能力，惟新增資源流向哪裏，將決定「論文數量第4」與

「科技產出第30」的距離會否收窄。

基礎研究應保有長期探索空間，其價值可以是新知識和培養人才，不宜要求每個項目立即產生收

入。接近應用的項目，則應及早交代：用家是否參與選題？企業是否願意共同投資？試驗成功後

由誰負責認證、生產和銷售？需求能否持續，還是只靠資助維持試用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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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月公布的香港首個五年規劃，提出「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」、發展中試轉化設施，及加快創

新產品進入公營醫療機構。這3個方向，正好對應企業研發、產品驗證和首批採購3道關口。

執行時應把三者連成同一條路：企業和用家共同提出問題；中試和試驗預先訂明成功標準；產品

達標後進入正式採購評估；需跨境生產時，則安排香港保留核心研發、知識產權和產品管理。政

策成效也應追蹤企業自行出資和執行的研發、試驗後獲正式採用的產品、取得重複訂單的企業，

及由科研形成的持續收入和職位。

香港論文排世界第4，證明本地有能力生產知識；科技產出排第30，則提醒我們檢視研究與應用

之間的落差。下一階段除了問香港可以發明什麼，更要追問誰需要它、誰購買它、誰把它做大？

當需求、採購和企業發展有效銜接，論文和原型才更有機會為香港帶來持續的業務、收入和工作

機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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